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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我市著名女歌唱
家石俊荣演唱的《门达我幸福的家》，激动欣喜了很
长一段时间。门达，我的故乡，我阔别了50多年的
老家啊！就一直惦记着回去走走，想去看看那如今

“草原江南的彩霞”；再约上几个故友乡亲，听他们
讲一讲如今“草原江南的佳话”。而当我决定要回
去的前夕，又听说将接待我的门达镇文化站站长孟
庆宇正是这首歌的词作者，于是，要回去的心情迫
切。

门达镇政府，位于科尔沁左翼中旗东南部，铁
路大郑线上的门达站境内；门达嘎查是镇政府所在
地；门达站在门达嘎查境内。

门达镇下辖17个嘎查、村，总占地面积为24.5
万亩，总人口数约20500人。1947年划为一区人民
政府，1956年命名为安乐乡人民政府，政府所在地
设在现在的门达镇安乐村。1959年迁入现在的门
达嘎查，改称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安乐人民公社。
1984年撤乡变镇时定名为门达镇。

门达镇，范围有些大。门达站是老父亲从1955
年至1970年工作的地方，也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童
年在春风花草、柳笛飞声中刻在了门达的铁道边
上。而门达嘎查，当年那个仰仗着哈达江一水滋
养，一年四季不断与狂风飞沙相抗争的小村，听说
如今南沙坨“绿进沙退”，北甸子稻谷飘香，被誉为
塞外小江南啦！

真是幸运！这次回故乡，我得到了门达镇党委
书记张志昌、门达镇文化站站长孟庆宇以及门达嘎
查党支部书记张丽华的热情接待，实现了我和当年
的老师、同学、老乡亲们坐在一起，抚今追昔，畅叙
桑梓之情的愿望。我多年来的心愿，在那一刻得到
了充分的满足；那一刻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幸福
与温暖。

我的故乡——门达地处西辽河南岸，村外又有
西辽河下游支流分出的一条哈达江河，早年是一片
水草肥美、适于放牧的地方。

门达铁路是大郑线铁路上的一段，最早属于四
洮铁路支线郑（郑家屯）通（通辽）线内。门达第二
代火车站据说是1947年修建的。车站各部门分别
有养路工区、车务工区、电务工区和水务工区等。
现在的火车站已经是第三代了，是2014年在原址上
重新修建的。

老门达人对门达铁路记忆最深刻的是高高矗
立在水务工区院内的“水楼子”。“水楼子”是水务工

区院内的一座水塔。它是铁路车站蒸汽机车时代
必不可少的一个设置，主要是供应机车用水，在铁
路西边的哈达江上还有一座“西洋桥”。战乱年代

“水楼子”和“西洋桥”都曾经被炸毁过，后又重新修
建。“水楼子”负责供应往来蒸汽机车用水，同时供
给门达火车站各部门运输生产用水和部分职工家
属生活用水。住在铁路边附近的家属享受着吃自
来水的待遇，在当时全村人都要打水吃的年代，可
是绝无仅有的福利啊。随着蒸汽机车时代的结束，
中国铁路已跨入了高铁时代乃至“中国标准动车组
时代”，像门达车站这样的小火车站，正在逐渐脱离
原有的运载功能或已逐渐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水
楼子”也在去年上半年被拆除了。

老住户李奎生回忆说，最早到门达落户的主要
有闫、潘、苏、韩、李等十几户人家。当年这一带都
是荒坨子、荒甸子。人们可以随便开荒种地，冬天
按户交公粮，隆冬数九赶着老牛车往郑家屯送粮。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大家都
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一起春耕、夏锄、秋收、分
红。当时村南全是沙坨子，村北一半是碱甸子，另
一半是能够生长出全村人口粮的农田。农民们实
际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很有限；适于生长的作物主
要是高粱、苞米，而苞米的产量相对高一些，自然成
了主打产品。所以那时农家餐桌最常见的就是苞
米面大饼子，粮食欠缺的人家还要靠挖野菜充饥，
我们都吃过苣荬菜、婆婆丁、野灰菜、榆树叶、打碗
花根儿……

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制度实施以后，农民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9年科左中旗政
府出台政策，允许开发碱甸子种水稻。政府出钱打
井，一台柴油机井控面积范围给40亩地。当初村民
们对那一片“兔子都不拉屎”的荒地能否长庄稼持
怀疑态度。在村上领导干部的宣传动员和引进水
稻种植技术指导下，李奎生家第一个报名，凭着一
锹一锹挖，一镐一镐刨，硬是在草根如毡垫一般的
荒草地上率先开发出18.7亩地，没想到盐碱地特别
适合水稻生长，既保产又增产。于是，村民们纷纷
加入，几年间全村就成功开发出3000多亩稻田。

几十年闲置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利用，荒甸子
焕发出勃勃生机。站在村北大坨岗子上放眼望
去，绿油油的稻田绵延起伏在哈达江边，一直到西
洋桥下，哈达江像一条玉带飘曳在一片绿海之间，
汇成一道秀美的风景，恍若江南水乡。家乡的面

貌一下子变了样。更为切实的改变是农民的收入
增加了，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餐桌上的大
饼子变成了白米饭，靠野菜充饥的日子从此一去
不复返。

镇党委书记张志昌说，门达这些年坚持搞水稻
开发不仅增加了土地种植面积，增加了农作物种植
品种，还通过种植水稻逐渐改良了土壤品质。前些
年，由于地下水位下降，种稻的水资源不足，致使一
部分土地又种回玉米；结果由于水位下降，土壤中
的盐碱也随之下降，反而使土壤更适合玉米生长，
产量大增。因此，因地制宜，根据本村土地实际情
况适时调整农田种植结构，是当地农业生产的制胜
法宝。

由于自然环境原因，门达沙坨子地势高低不
平，风沙又特别大。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村里几
乎没有一棵树，全村光秃秃地裸露在大陆性季风气
候之下，西北风、西南风换着季不停地刮，几十年里
村民们饱受着风沙之苦。直到1978年以后，国家启
动三北防护林政策，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防风固
沙，美化环境，净化空气，保护植被，造福于子孙后
代。并提出了房前、屋后、路边，谁栽归谁所有的政
策。从那时起村里年年栽树，村民们自此有了植树
防沙的意识。铁路线以南的沙坨子多年来由于农
业开发沙化越来越严重，村里遵照国家退耕还林的
政策，从 1985 年到 1989 年连续栽植 5000 多亩杨
树。2003年又以个人承包的方式大面积栽植松树，
十几年来成活率、长势都非常好。2007年又一次大
面积栽植杨树。如今村内村外公益林、固沙林、经
济林等成行、成片、成网，沙坨子地树木覆盖率已达
80%以上。

初伏的天气，漫步在村中平坦的水泥路上，两
旁林荫遮蔽，清爽宜人；走上南沙坨，举目四望，视
野所及，一片绿海摇荡在夏日的薰风中，令人陶
醉。乡亲们说，这些年村上不间断地植树造林，对
治理风沙非常有效。从前村里沙子厚得走路一步
一陷脚，现在是想找沙子都找不到了，大风也少见
了。退耕还林不只是实现了“绿进沙退”，沙坨上的
植被增加了，生态恢复了，连村上的燃料、木料、饲
料、肥料等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人战胜自然的能
力真是强大！

驱车回城的路上，一次次流连回望，那一片故
乡云水地，莽莽苍苍的树、平平展展的田，风光正
好……

故乡是门达
文/崔丽君

喜欢小草。无论它长在哪里，只要遇见，就心
生欢喜。也许尘世的喧嚣太容易让人疲惫，到了
冷暖自知的年纪，更懂得一个人的确需要丰盈的
内心世界。而那青青的小草，葳蕤是热闹，荒芜是
忧伤。在我的眼里，在我的梦里，它们都能摇曳成
独具韵味的诗章。

有些路，终究需要自己走下去，就如同有些
痛，不必说与别人听，经由岁月的沉淀，一定会化
为淡淡的心痂，在胸口隐隐作痛。痛得久了，也就
成了习惯。那青青的小草，霜雪中蛰伏过，风雨里
挣扎过，春风袭来，它们又一株一片结成绿色的阵
营，向这个世界宣告着生命的蓬勃态势。装点大
地，装点山河，慰藉着一个个看似活泼实则无比孤
独的灵魂。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小草也会寂寞，它的寂寞倒映在水里，温柔的水会
洗净小草的尘垢，还它原本的青葱吧！水天相接，

草浪起伏，会引发一场诗歌与烈酒的战争吗？
喜欢小草的明媚。它的世界里，只有黄绿两

种颜色，简单明了。盛开与凋敝，是它们与自然相
处的模式。秋冬没有一丝凌乱，春夏更无半点矫
情，它们是有着让人钦佩的品格的。

清晨行走，路边远处都是绿色，小城的天空是
一望无际的湛蓝，有零星的花在草间绽放，绿萝也
热烈地响应着青草的邀约，在墙壁上欢悦地蔓延，
像是跳跃的音符，甚是好看。

忽然记起公园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园。从初春
到仲夏，亲眼看到几位上了年纪的大姐耕耘播
种。而这小小的园也未辜负大姐们的希望，开出
了蓬蓬勃勃的花朵，让这个人迹罕至的角落也有
了热腾腾的生机。

时至清秋，下过夜雨的晨微凉。高楼在浓雾
里若隐若现，手机里有老朋友刚发的朋友圈，一泓
清水，一丛苇草，也是若隐若现的样子。对，就是

那一丛苇草才让我想起那个有着蓬勃的花朵的
园。一丛苇草是宣纸上的水墨，一种安静的美，与
眼前这热闹的花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相隔并不
遥远，一园两景，动静相宜，甚是好看。

想着那丛苇草，安静的立在水里，那弯水，也
是安静的淌在林间，它们与这园与这花儿们遥相
呼应，共同捧出一个清爽爽的秋天。花儿招摇，草
儿安静，它们在乎谁更美艳吗？

一边走一边想，早已到了公园出口，一株绿树
的枝桠处，不知是谁置放了一株更小的绿植，在一
个废弃的塑料袋里开出羞涩的小花来，居然有些
楚楚动人，小花的旁边，居然也是一丛嫩嫩的、绿
绿的草儿，在这个秋天，显得格外明媚。这草儿并
着这花儿，都是为谁绽放呢？

来自自然的馈赠，除了养眼，还应养心。初
心，就是一种毫无杂质的水晶，只是一心一意地付
出吧！比如这草儿与花儿。

儿时，有一年的中秋节，晚饭后，我们早早地
来到了庭院里。

那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中秋与圆月的关系，在
桂花的馨香中，我们等着欣赏美丽的圆月。不料，
天空中层层的云，却如烟似雾，将圆月遮蔽了。是
不是要过一个没有圆月的中秋呢？

正这样想，那一轮圆月却穿过了雾似的云，向
上升，向上升，刹那间，一轮玉盘般的圆月，向村庄
射出万道银光。此时的晚风棉絮般柔和，素绢似
的轻云，又热烈地簇拥着那一轮玉盘了。

月光下，我们看到几串沉甸甸的葡萄，挂在庭
院旁的葡萄架上。几只飞来飞去的萤火虫给庭院
增添了几分迷人的情调。堂哥与他的恋人，一边
窃窃私语，一边披着月光去河边漫步。

小河在如水的月光下慢慢地流淌。习习的晚

风使得粼粼的波光，犹如细碎的小鱼，在水面欢快
地跳跃和追逐。

母亲将月饼分给我们几个孩子，我们一边赏
月，一边吃月饼。

远处传来隐约的笛声，韵律婉转凄美。
此时，皎洁的玉盘已高挂天空，向村庄洒下如

水的月光。深蓝色夜空中的玉盘，真是要多圆有
多圆，要多亮有多亮，要多美有多美，它把一片皎
洁的光辉，洒满了村庄的角角落落。

而此时如水的月光，桂花幽幽的馨香，池塘淡
淡的雾气，村庄动人的笛声，河边恋人的私语，这
一切，使故乡的中秋充满了盈盈的诗意。

葡萄架下，大爷讲述着关于中秋的传说。奶
奶仍坐在树下一动不动，用她那双失明的眼睛“凝
望”着通往家中的路，我们都知道那是她在思念远

行的小儿子。
自古中秋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古人把圆月看

成团圆的象征，因此八月十五也称“团圆节”。千
百年来，远在他乡的游子，总是以中秋的圆月来
寄托对亲人的思念。无论是李白的“举头望明
月，低头思故乡”还是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儿时，堂哥常会教我们诵读这
些描写中秋的千古绝唱，给故乡的中秋增添了几
许书香气。

“年年中秋待月圆，月圆最是相思时”。离开
故乡多年的我，每到中秋赏月之时，常会凝望那如
水的月光。那种凝望的目光，便是对相隔两地的
亲人们最为隽永的思念。那淡淡的离愁和长长的
思念常使漂泊的游子难以入眠，或许只有那如水
的月光和桂花的馨香才能消解吧……

风吹叶落，万物惊秋，一年中最美的秋季款款而来。
秋，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远方的故人，思念梦里的故
乡，思念远去的时光。泡一杯茶，独坐窗前，向外望去，目
之所及，虽是五彩缤纷，但已是红衰翠减。镌刻于心的深
情往事又浮上心头，那些曾经落寞的、辉煌的、诗意的、难
过的思念随着秋天的一缕晨风，飘散在思绪深处……

在众多的思念中尤其想念当年师范学校的同学们。
在这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尝试着做了一件了却夙愿的
心事——将 47年前原哲盟师范学校的老十班的同学拉
进微信群。几经周折，各种途径寻找，短短的半个月时
间，入群人数达到了班级人数的半数以上。

同学情是一张青春永驻的照片。同毕业照相比，虽
然岁月无情，青春已去，但在彼此的心里，风采依旧。同
学情是一首难忘的抒情歌，是山涧流淌的溪水，清澈透明
心无杂念，又像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当你再次拥
有这份真情时，你才会觉得人生的幸福。拥有一群近半
个世纪未谋面的同学们，更是让人激动不已。同学情纯
粹而美好，是一种更高尚、更至诚的爱。

在群里同学们的声声惊呼中。我想起了校园中的林
荫大道，两旁的白杨树飒飒作响；想起了读书时的午餐窝
窝头和熬白菜；想起了大通铺；想起了班主任刘玉厚老师
的三段式板书；想起了语文老师方浩引人入胜的诗一般
的教学语言；想起了同学们参加农场劳动热火朝天的场
景……

毕业后，来不及道别就各奔东西，一生辛苦忙碌。我
们走过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代，我们怕父母老的太快，来
不及孝顺；怕孩子长得太快，会远走高飞。我们的肩上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心里有不为人知的酸楚。累了不敢多
言，痛了不敢倾诉，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家人和事业，把委
屈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在努力
地活着，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念和联系昔日的同
窗。

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如今我们已走向了人生的暮
年。我曾借助工作之便，退休前后在通辽各旗县寻找昔
日的同学。在库伦见到了文玉珍，我们抱头痛哭，感叹自
毕业分别，再见面已经退休。心中不由地发出“忽有故人
心中过，回首山河已是秋”的无奈叹息；在后旗见到徐秀
芬，我开玩笑地问她“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了嫁
衣？”玩笑之间流淌着心酸，自是“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
是前期”；想起和老班长王平同到开鲁王洪德创业的沙矿
参观，为他发出实现毕业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
蓬蒿人”的远大抱负而由衷地赞叹；想起到右中高力板安
静文家中，坐在热炕头喝着高力板大曲，直到酩酊大醉，
感叹“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

四季轮回，好多人忘记好多人。世事变迁，好多人仍
记得好多人。风雨吹散的是虚情，留下的是真意。时间
带走的生命过往，留下的却是真心。人世间最美的友情，
莫过于离开时想念，想念时重逢。一段光阴与你同行，一
段人生因你不同，情谊一见如故容易，难得的是来日方长
的陪伴。

然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爱与恨，而是熟悉的
人变得陌生，甚至留下无法弥合的误解。在寻找失散的
同学中，也有人因某些特殊情况而不愿入群。也罢，每个
人为人处世的方法不同，生活追求各异，无可厚非，衷心
祝愿他们生活安康。

秋季的到来拉长了黑夜。黎明时分，晨曦透过窗帘，
睁开惺忪的眼睛，突然想起诸葛亮的“大梦谁先觉，平生
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诗句。人有旦夕祸
福，月有阴晴圆缺。每当醒来，我都庆幸自己还活着，想
起几位英年早逝和多病的同学，不禁悲从中来。

我们路过青春，走过盛年，人生已过大半生。有些人
走散了，来不及感叹；有些人永远地走了，来不及悲伤。
我们接受了悲欢离合，接受了生死离别。繁华终有落幕，
可能悲伤才是生命的底色，生命中所有的聚散终将结束。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进入深秋，寻亲之路也接
近尾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摆在眼前——组织同学们见
面。何时见面？以一种什么方式见面？这需要根据大多
数同学意见来决定。年龄在 70——80岁之间的我们，安
全自然是头等大事。但又不能因噎废食，既要快乐相见
又要防止乐极生悲，这需要精心筹划，必须做到万无一
失。“大疫不过三年”，或许来年相约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可
能是最好的选择。疫情消除了，一起看草原，天蓝，草绿，
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流动的羊群给绿毯绣上白色的花
朵，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像繁星洒落在天际，在夜风吹动的
草原上席地而坐，交谈各自的人生体验岂不美哉？

从简单到复杂是退休前的成长，从复杂到简单是余
生的修行。我亲爱的同学们，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
保持良好心态，来日方长，其余的其余，人生自有安排！

儿时中秋桂花香
文/苏作成

百 姓 博 客百 姓 博 客百 姓 博 客

写给渐渐老去
的同学们

文/由国宏

生 活 感 悟生 活 感 悟生 活 感 悟

秋日草青青
文/姚淑艳


